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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超托邦”：科玄并置的科幻视界 ∗

徐新建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

　 　 摘　 要：以现代中国的科玄之争为贯穿，讨论科幻关联的知识论意义。 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内在呼应，前后连

接。 “科玄”是科学与玄学的简称，并置使用，表示二者的相互纠缠，以及由此衍生的世纪论战。 “科幻”是科学幻想的

简述，代表想象延伸及跨界组合，在创作实践方面包括了从文学、电影到动漫、网游等多种类别，特点是将抽象实证与具

象虚拟组合为一，构建出参与现代世界的社会竞争及人类升级的新表述类型，亦即本文所称的“第三文化”，或曰想象

构造的“文学超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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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人类需要故事。
故事是一种知识；知识会变成故事。
２０ 世纪开启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科学概念及其关联的技术实践，引发了一系列社会

革新及其相关的表述转变。 除了“赛先生” （ ｓｃｉ⁃
ｅｎｃｅ）与“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著名标志外，值得

回顾追溯的还有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
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内在呼应，前后连接。 前

者是科学与玄学的简称，并置使用，表示二者的相

互纠缠，以及由此衍生的世纪论战。 后者是科学幻

想的简述，代表想象延伸及跨界组合，在创作实践

方面包括了从文学、电影到动漫、网游等多种类别，
特点是将实证科学与虚拟叙事连在一起，构建出参

与现代世界的社会竞争及人类升级的新表述类型。
以现代中国的思想演变为例，由科玄之争到科

幻兴起的结果之一，是催生了连接科学与玄学的新

知识范式。 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事象，亦是需要深

入辨析的重要议题。

一、中国本土的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

就思想话语的转变而言，近代中国在知识论意

义上的科玄之争，触发于影响深远的西学东渐，关
涉纵横交错的古今 －中西多重维度。 也就是说，其
中既包含着本土传统的古今之变，更涉及了根基异

质的中西之争。 在早期，各方争辩的突出焦点，便
是关涉价值与工具的体用问题。 争辩的前提是先

承认一种特定的知识分类，即把哲理视为“体”———
价值，科技列为“用”———工具，而后做出彼此有别

的排列选择：认同科技的洋务派主张实用优先，呼
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守护价值的、坚持哲理信仰，
强调本土古训不可动摇。 后者的代表，当属张之洞

等倡导的“中体西用”说。 其中的“中体”，亦即与

科技实证（实用）相对的纲常名教、四书五经。 中体

西用派提出的观点是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

事。” ［１］体用之争的影响久远。 多年之后，李泽厚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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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新说，重估历史，进一步提出了与张之洞对立的

“西体中用”说。［２］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朝廷废除传统科举，
兴办西式学堂，意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由西方引进

的科学、教育及实践体系。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

中，不仅经书衰落、旧学退场，物理、化学、铁道、报
刊乃至政党、公园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主张科

技优先的维新派日益占了上风。
时至民国，随着西方科技在中国本土的进一步

推进蔓延，终于引发了知识界针对科玄问题的再次

争辩。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留学过日本与德国的张君劢应

人类学家吴文藻之邀，在北京的清华中学发表演

讲，向预备出国的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

问题：
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吗？［３］１ － ７

张君劢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万能”的认知提

出批评。 他的看法是，科学是客观、无我和统一的；
相对而言，人生观是主观、有我且自由的；科学讲究

归纳分析，人生观凸显直觉综合；因此科学不能也

不应替代人生观问题的思辨和解决。［３］１ － ７张氏的演

讲稿随后发表，接着就引发了胡适谓之“空前的思

想界大笔战”。［４］８张君劢被封为“玄学鬼”，并由此

派生出以科学和玄学对立冲突的两大阵营。［５］８ － ２６

“科学”是什么？ 当年的解释纷繁不一。 依照

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概括，科学的特征在于以物质为

对象，进行旨在求真的客观推论，从而“屏除个人主

观的成见，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 ［５］８ － ２６，由此形

成胡适所言的，可以“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４］８ 的

科学知识论。 不过在后世一些论者看来，或许正因

为要与被视为“玄学鬼”的势力殊死对抗，丁文江那

批科学知识论的倡导者同样存在思想和立场偏颇，
即“有将科学原则加以绝对化与神圣化、使之成为

‘科学拜物教’的倾向。” ［６］

“玄学”一词有中西二义。 就汉语传统而言，其
特点被概括为“立言玄妙，行事雅远”，强调远离具

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在最早的先秦典籍

里，老子的表述堪称典范，其曰“玄之又玄，众妙之

门”，强调了有 － 无和虚 － 实之间的精微对应。 卷

入科玄论争后，玄学的含义发生转移，在留洋学者

们的参与下，添加了西方传入的 “形而上” 思辨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以及后来补充的 “美学” 感知 （ ａｅｓ⁃
ｔｈｅｔｉｃｓ）。

可见，若把晚清与民初的维新改良视为整体，
将“清华演讲”引发的事件往后回溯，便不难看出，
张君劢与丁文江为代表的科玄论争，恰好映射了

“科幻中国”自晚清兴起的舞台和场景。 如果说科

玄之争的爆发体现了认知上的针锋相对，科学幻想

的实践则展示出欲使二者并置合一的内在目标。
从历史变迁及社会转型角度看，各方聚焦的要害，
说穿了仍是一个，即：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洋“尖兵利

器”，如何做到体用结合，救国保种。
扩展来看，后世的科学史学者将近代中国的科

玄论战与 ２０ 世纪中期不列颠学界的“两种文化”之
争并提，对中西交错的认知冲突进行比较，总结说，
“‘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高水准的

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

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时

代原因“后一目标未能实现”。［７］ 什么样的目标呢？
超越科玄之争隐含的思想裂痕，即：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

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７］

由此可见，所谓“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便
是指对科玄裂痕的弥合或扬弃，继而呼唤对既有知

识范式的解放和重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孕

育下，兼具科学与玄学要旨的“科玄幻想”可谓应运

而生，并且通过“超凡脱俗”的跨时空叙事，把目光

指向了双方皆认为至关紧要且虚实兼备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天下观。

其实至少与明代“万国堪舆图”的传入相同步，
西方的科学技术便已在中国土壤里播撒了从观念

到实用的种子。 与之相关，被视为舶来之物的科学

幻想也并非自当代才诞生，而是有着与西学东渐同

样漫长的绵延历程。
通过翻检史料，日本学者武田雅哉与林久之认

为，作为中西混合的近代产物，中国的新文学类别

Ｓ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尤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科幻

小说”在 １９ 世纪便已萌发。 例如，在 １８１８ 年出版

的李汝珍《镜花缘》里就出现了能垂直起降的“飞
车”，时间比儒勒·凡尔纳的“飞翔”小说早了半个

世纪。 另一部名为《年大将军平西传》的作品，不仅

描绘了堪称“地行船”的地底战车、载士兵和火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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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升天球”，还展现了类似于“射线炮” “镪水

枪”的各种新式科学武器；非但如此，作者还让主人

公———来自西洋的科学家“南国泰”乘升天球飞抵

欧洲，向教皇求援，终于将反叛的“敌寇”击败于巨

型机器人的超力之下。［８］２９ － ５３ 对此，武田雅哉等人

的看法是，晚清萌发的中国科幻小说一方面延续了

本土延续的奇幻传统，另一方面展现了以严复译介

“天演论”为代表的“科学启蒙”众生相。［８］２９ － ５３

到了 １９０２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近代中国的

启蒙推动者梁启超发表了堪称“设计未来”的“新
小说”《新中国未来记》。① ∗

尽管在出版之初，作者自

称其文体是三似三不似：“似说部非说部，似榷史非

榷史，似论著非论著”，然事到如今却有后世学者将

其追认为中国科幻的晚清首创。② ∗∗

王德威一边承认

该作是谈论中国科幻类型的起点，同时又评价说其

贡献“非常浅薄”，因为它仅仅采用了“时空投射”
方式，表达“个人对未来的理想。” ［９］

《新中国未来记》 将故事时间放置于 “西元

１９６２ 年”，也就是距当时还有 ６０ 年的“近未来”之

际。 彼时的“天下”已非四夷来朝的封贡格局，而是

诸国对等的世界体系。 是年，正值万国太平会议召

开，中国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周遭的情形是

无论本土还是域外，都发生了根本大变，非但帝制

瓦解，工业勃兴，在科学技术推动下，世界步入了互

通有无的全球时代。
于是，在梁启超笔下，玄学也罢，科学也罢，势

必会最终合一，且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由科技打通的

新社会需求，且得关联中外古今，兼备科学与文学，
视人类知识为一整体。

结合当年严复引进“天演论”造成的深远影响

来看，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不仅可视为近代中

国的新小说先驱，并且称得上第一部以天演论及地

球村为本底的科幻作品。 该作的最大转变和突出

亮点，在于宣扬了自然演化的世界观与万国相连的

人类史。 这样的见解，突破了司马迁以来由三皇五

帝传承的“万世一系”说，并与康有为等主张的“三
世大同”论形成呼应和区别。③ ∗∗∗

为此，梁启超通过作

品主人公之口，不仅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进化论观念，以及世界分为各色“人种”的人类学思

想，强调“今日全是生计界竞争的世界”，［１０］４４并且

对波及全球的科技影响做了浓烈渲染，让改良派代

表黄君发表感言，曰：
兄弟，自十九世纪以来，轮船、铁路、电线大通，

万 国 如 比 邻， 无 论 哪 国 的 举 动 总 和 别 国 有

关系。［１０］４５

在我看来，若以人类学的物种进化及全球一体

的科学史观来看，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确实堪

称中国科幻的早期代表。 其不但标志着对王朝体

制万世循环论的突破，并且超越了其后科玄之争的

各自偏颇。 就科幻文类的开创意义而言，梁启超的

贡献，在于通过文学想象勾连科学与玄学的潜在裂

缝，弥合不同知识类型间可能引发的观念冲突。 再

者，若将目光放回晚清的时局场景，在从严复到康

有为等改良派人士的眼中，还远有比争论科学与玄

学孰轻孰重更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以推翻专制及

国民革新为目标的社会理想与政治改良。 也正因

如此，才需要发动小说界革命，主张并践行以小说

方式对未来中国进行想象、描绘和传播，才会在科

学影响的史观推动下，对过去、现在的社会政治进

行总结，继而再对突破后新中国加以展望。
对此，《新中国未来记》勾画的科幻愿景是———
以暴易暴，则革了又革，其状为循环。 以仁易

暴，则一革之后，永不复革，其状为进化。［１０］４５

此处的“进化”，即严复转译的“天演”，代表当

时流行于世的科学世界观；而由此推衍的文学结

果，便是梁启超笔下消除了专制体制的虚拟新中

国，只不过其中的“永不复革”是种幻想，因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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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欧阳健发表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文章认为，“《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开一代风气的划时代杰作，它影响了整整一代小说创作的发展进

程，为晚清小说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参见欧阳健《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重评〈新中国未来记〉》，《山东社会科学》，１９８９ 年

第 ２ 期，第 ５０—５７ 页。
　 　 ②参见李欧梵《奇幻之旅———星云组曲简论》，收入张系国《星云组曲》，洪范书店，１９８０ 年，第 ３ 页，转引自陈思和《创意与可读性———试

论台湾当代科幻与通俗文类的关系》，《天津文学》，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
　 　 ③晚清时期的“三世论”经龚自珍、魏源提出，继而在康有为的论述中得到完整阐释。 该说主张人间社会要经过前后演进的三个历程，即
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 其中的动力即为“进化”。 康有为阐释说：“《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参见康有为：
《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 ５ 集，第 ４２１ 页）。 相关论述可参阅陈壁生《晚清的经学革命———以康有为〈春秋〉学为例》，《哲学动态》，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２ 期，第 ３４—４１ 页。



实情相悖而又被一再打破。
与此呼应，在康有为被誉为“超未来人类史”的

《大同书》里，则呈现了清末文人“共同怀有的乌托

邦展望”。［８］５１ － ５２其中的幻想之景，以仁学为本，突
破国界，超越地球，融入浩渺无垠的太空之中———

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
不与接，杳冥为期。 吾与仁之，远无所施。［１１］３１０

在康有为笔下，自佛学东来之后，“乘光、骑电，
御气而出吾地而入他星者”可谓变幻多端，层出不

穷，时至近代，又与西学“格致” （科学）关联，致使

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人类本身都为之改变，达到

了“大同之极致而人智之一新也。” ［１１］３００

这样的景象弥合了科玄之间的分野对立。 于

是尽管在文类上不是小说，与西方的科学也谈不上

直接联系，但《大同书》的描写不但与晚清的科幻叙

事“彼此印证”，［１２］ 并且助长了由其折射的第三种

文化———兼备了科学与玄学特质且将虚实合为一

体的“文学超托邦”。 此中的“超托邦”是对舶来语

“乌托邦”的改用，“超”的含义，指向对现实世界的

替代式超越。

二、当代科幻的知识目标及其跨界比较

回望历史，在虚实融合的实践层面，近代中国

的科学技术绝非痴人说梦或纸上谈兵，而是以“超
英赶美”的愿景为目标，实实在在地奋斗了上百年，
时间跨越晚清至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代

政权。 自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清廷创建彼时号

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到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年）孙

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创办铁路总公司，直至新中国

成立十五周年（１９６４ 年）首枚核弹在罗布泊核试爆

成功，现代化中国的科技实践可以说跨入了与全球

同步的历史新纪元。
在这样的进程中，由国家主导、上下结合，形成

了现代中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全新意识形态，其
中的分类包括“科研”（科学研究）、“科教”（科学教

育）和“科普” （科学普及），与此同时，无疑更少不

了自晚清便勃发并被认为能在救亡保种、科技兴国

层面唤醒民众、激励人心的“科幻”———以文艺表达

为主要方式和载体的科学幻想。
然而，由于主要以幻想现实呈现，且蕴含了玄

学哲思乃至一定程度的批判精神，既触及科技深处

又与之若即若离的科幻可谓独具特色，其既非科

研、科教，也不等同于科普，而是像归属不定的 ＵＦＯ
一样，构建并成为悬浮于现实之上、之外的特异时

空，生产着有别于科学实证与玄学空想的超验存在

和第三知识。
１９６４ 年，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同步，

童恩正完成了他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
经过包括十年“文革”在内的跌宕埋没，小说终于在

重建“四个现代化”的改革浪潮中，被复刊不久的

《人民文学》 （１９７８ 年第 ８ 期） 刊载出来。 作品

写道：
你们没有忘记双引擎飞机“晨星号”，不久以前

在太平洋上空神秘的失事吧？ 从失事后新闻界提

供的消息来看，当时飞机机件运转正常，与 Ｘ 港机

场的无线电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 好几个国家的

远程警戒雷达都证明：当时，在出事的空域内并没

有出现其它飞机，或任何类型的导弹。 然而，“晨星

号”却在八千公尺的高空发生了爆炸，燃烧的机体

堕入了太平洋。 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是：“驾驶飞机

的陈天虹工程师下落不明。”
接下来，童恩正向读者揭示“我就是当时‘下落

不明’的陈天虹”；继而开启了以第一人称讲述、围
绕“高压原子电池”———未来激光武器关键部件之

研发和争夺展开的科幻叙事。 故事聚焦太平洋岛

屿，情节关涉科技争夺；与此对应，主角出生国外，
场景跨越中西，揭示了“冷战”时期“科学有国界”
的现实壁垒。

童恩正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学者，在
中国的南方民族考古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但个人

文理兼备的志向和经历，把他推向了有望将科玄整

合的科幻领域之中。 与此同时，新时期“改革开放”
唤醒的“科学春天”亦为之奠定了良好的时代氛围。
与《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的同一年，１９７８ 年，盛况

空前的中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领导人发布

了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宣言的发展纲领。
“在‘科学的春天’里，科学家成为深受人们尊重和

青少年效仿的新榜样。” ［１３］ 另一方面，一如有评论

指出的那样，作为“携带着幻想”的特殊文类，科幻

创作并非对科学观念或科技知识的机械复制和宣

传，非但不等同于传声筒式的科普，甚至“不会受到

现代科学知识理性的束缚”。［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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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原本隐含在科幻界内部的

认知分歧或手法选择，不仅派生出“姓科”与“姓
文”的不同阵营，甚至引发了堪称现代中国第二次

科玄之争的思想论战。 论战结果与民国时期的“首
战”相似，“姓科”派（以物理学家钱学森为代表）获
得胜利，“姓文”派（以童恩正、叶永烈及郑文光为

代表）惨遭败北。 由其派生的后果之一是流行用语

“科学幻想小说”中的关键词“幻想”被拿掉，被视

为与现存科学知识悖离、不切实际的奇思异想被当

成“精神污染”而清除，致使新时期复苏不久的中国

科幻被人为限制在“科普”知识的单一圈子内跌入

低谷，前景难料。① ∗

如今看来，与民国时期的“科玄之争”相比，围
绕科幻议题展开的新时期“科文论战”在思辨深度

和社会影响方面都难以对等，这不仅因为彼此间的

观点并不聚焦，更在于“姓文”派阵营只有文学界几

位边缘作家单枪匹马，被动应战，缺少哲学界、思想

界重量级人物的出场参与。 客观而论，引发双方论

争的缘由其实无关政治，而仍与彼此不同的知识论

及价值观相关，即在经验实证、工具逻辑与虚拟想

象和终极反思等方面的权重分野。 双方认知的主

要分歧在于：对于认识世界、形塑国民乃至改造社

会而言，科学理念与文学幻想———以及后者关联的

哲理思辨，是否各具特色？ 相互间能否并且必须

互渗？
接下来，时间跨越到了 ２１ 世纪。 ２０１４ 年，中国

新生代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版陆续在海

外发行，一年后便夺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第 ７３
届“雨果奖” （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获得该荣誉

的亚洲第一人。［１５］ 刘慈欣表述说，与分民族、分国

别的文学不同，科幻面对人类整体，特点是：
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在已经实证的科学理论

基础上进行思维。［１６］

这样的事实表明了中国文学与思想界的一个

新趋势，那就是，随着科幻成果以“新浪潮” ［１７］之势

在 ２１ 世纪中国“卷土重来”，前人遗留的知识目标

被再度唤起，并通过科幻者们的不懈努力，“以更丰

富的 内 容 形 式， 刺 激 我 们 的 想 象， 挑 战 形 式

局限。”② ∗∗

联系近代中国的科幻简史，科幻评论家吴岩总

结说，梁启超时代开启的中国科幻已包括了一种

“通往形而上学的文学。”吴岩认为，这样的形而上

追求，不但成就了科幻，“也成就了一种认识世界的

全新视角。”比较而论，同时代的鲁迅强调了以文学

做科普的形而下面向，由此形成科幻创作极具象征

也极有魅力的“两极空间”，影响后世作家沿“梁
式”或“鲁式”路径，通过相互不同又彼此呼应的科

幻创作，担当“谋划民族和世界未来的责任”。［１８］

结合世界文学谱系中的科幻实践来看，吴岩总

结的两级空间是普遍现象，改用对称的术语来说，
可称为“文学的科学”与“科学的文学”。 前者属于

科学一级，偏重以文学方式延伸科学———传播科学

知识，构建科学话语，最终筑成左右全民生活的科

学权力；后者则在文学之级，强调借科学外壳彰显

文学———非但阐释科学、讨论科学，并且反思科学、
干预科学，揭露科学（行业）弊端，质疑科学（技术）
控制，一句话，从内部挑战科学，由外部注入人文。

此二者既各执一端又相辅相成，构成了两级互

涉的科幻世界，如下图（其中的 Ａ 表示科学，Ｂ 代表

文学）：

然而上述图形仅为线性示意，实际的组合是无

穷无尽的。 若以交叉显示，此图示还可延展出更为

多样的重叠，从而提供更加丰厚的知识类别：

从“科学的文学”这级看来，作为“想象未有”
的科幻叙事明显突出了玄学特征。 在此，幻即玄，

３６第 ５ 期 文学“超托邦”：科玄并置的科幻视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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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叶永烈：《科幻小说现状之我见》，《文学报》１９８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另可参见杨潇在 １９８６ 年“银河奖”授奖大会上的致辞。
　 　 ②王德威在为宋炜明著作写的序言里提到：“科幻小说在晚清风靡一时，到了二十一世纪卷土重来……”参见宋炜明：《中国科幻新浪潮：
历史、诗学、文本》，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１ 页。



连接着玄。 也就是说，这一类别的科幻更多地包含

了形而上思辨，延伸了超越经验的哲理内容以及延

展幻想的美学灵韵。 其借科学外壳开路，将虚幻

（超验）种子孕育开来，借题发挥，左右突破，在接纳

实证逻辑的同时，潜伏了以灵性（诗意）对理性（经
验）的未来抗争。

这种以科幻显玄学的形而上特征，在韩松的作

品里表现得相当充分。 他的代表作之一《宇宙墓

碑》荣获“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被认为是

“技术文明视角下的启蒙重审”。［１９］ 而用作者自己

的话说，其创作的意图则是“用科幻来表达对世界

的感触的片刻时光中，参与人类对宇宙的终极

思考。” ［２０］

可见，如果说玄学（形而上学、美学）的要义在

于主体想象与灵性思维的话，科幻创作堪称保存了

哲学思辨与审美自由的新玄学———玄学现代版，从
而充当了连接科玄的中介桥梁，抑或突破了“科玄

之争”及“斯诺鸿沟” ［２１］ 后的“第三文化”，也就是

打通了科学与人文的新知识类型。

三、虚实并立的双主体和超托邦

在这意义上，以科学幻想为核心的科幻创作及

其关联的社会再生产，其内涵和功能就不仅限于传

授逻辑理性的科普成果，而已上升为兼容科学、玄
学与文学的交叉知识，需要从知识论角度加以总结

和阐释了。
怎样理解具有知识论特征的科幻创作呢？
需要回到文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认知原点。
１９０２ 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先声的“小说界

革命”已经爆发。 先驱者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

治之关系》，将小说，也就是英文对应的 ｆｉｃｔｉｏｎ，誉
为“文学之最上乘者”，强调其特点在于使人超越

“现境界”，进入“他境界”，也就是由“以触以受”的
局限脱离出来，唤起“身外之身”，抵达“世界外之

世界”。［２２］

梁启超的小说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

文学知识论，其以文学为媒介，分离出虚实并立的

双主体和双世界，一面是感知现实和超越现实的两

重主体，另一面则是有限经验的“实存世界”及无限

想象的“文学世界”。 二者互为补充，可连成整体，
但相比之下，梁启超认为由身外之身所关涉的“世
界外之世界”更能打动人心，移人性情，“不知不觉

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

之营注。” ［２２］

由梁式小说观继续推衍：后来兴起的科幻创作

因搭载了科学翅膀，以各种已有和将有的技术器物

为依托，在创造“世界外之世界”方面上天入地，时
空倒转，既改装古今神话，又直抵无人之境，非但虚

幻无比并且比真实还真，似乎就要成为文学大本营

中“上乘之上乘”了。
然而究竟什么是世界外之世界呢？ 梁启超语

焉不详。
百年之后，新时代的科幻论者将此再作延伸。

有学者结合现代西方的“玄学”表述，把科幻创建的

知识景象比喻为“异托邦”或“异世界”。［１７］

王德威以鲁迅到刘慈欣为主线，勾勒中国科幻

的百年历程，认为其所呈现的脉络便是“不断地在

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创作各种各样的异托邦”。［９］

“异托邦”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ｓ）的提法源自米歇尔·
福柯。 这位 ２０ 世纪的法兰西思想家对“乌托邦”
（Ｕｔｏｐｉａ）一词加以移用，使其本有的时间指向扭

转，用以揭示人类依照区隔场域、规训他者之需在

现实社会创造的另类场所。① ∗

在福柯之前，“乌托

邦”更多与时间相连，寄寓着人类对未来的进化期

许。 福柯将时间折断，转向共时的空间，用异托邦

指涉人类并行的另一种共在，揭示权力通过包含观

念和实践的话语改变人、改写世界。
照这样的模式分析，刘慈欣的科幻便被理解为

异托邦的一种体现，一种人类文明的空间样态与存

在类型。 然而即便可做如此理解，刘慈欣的作品却

不得不说展示了对福柯的超越。 在其构建的幻想

世界里，刘慈欣突破现实的民族国家边界，让整个

人类成为一种空间，不仅让地球“流浪”、太阳“死
亡”，甚至让银河记忆也“降维”成永远消逝并永难

复原的图片。 因此与其将刘慈欣等科幻作家以文

字构造的科幻世界称作“异托邦”，不如视为“超托

邦”更为恰当，因为其中展示的地方、空间或场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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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限于与现存世界的对比、对抗或反叛，而是借

助文学想象和虚拟的远离、遗忘，乃至扬弃、重塑，
也就是超越实有，另起炉灶。

在人类学的体系里，有关时间的知识以达尔文

的自然演化为代表。 其中，在空间确立的框架里，
时间展现为严复概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轨

迹。 这样，相比于达尔文用科学话语构建的物种起

源学说，堪称文学超托邦的科幻创作可谓在未来已

来的意义上做了解构———演化到头，生命终止。 进

而言之，如果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揭示了人类世

界的“演化知识”的话，力图将人类编年史视为“地
球往事”的科幻叙事则开创出与之逆反的“知识倒

进”。 彼此都从科学出发，结果却相去甚远。 其中

原因就在认知范式的差别，一个是科学知识论，一
个是科幻知识论，一字之差，区隔万里，既相互映

照，又各显神通。
在刘慈欣的虚拟中，《地球往事》三部曲的开篇

部分以“科学边界”为题，演示了一场重要的跨国会

议。 主持讨论的少将先是暗示“大部分人的人生都

是偶然”，接着对科学家说：“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

然，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
但既然是幸运，总有结束的一天。”最后以预言式的

口吻，披露了全篇主题：
“现在我告诉你，结束了，做好思想准备吧。” ［２３］

可见，作为人类叙事的现代类型，科幻创作的

突出特征并非求真写实，而在构建虚拟，在于认识

论上的“见所不见”及知识论上的“言所未言”。
１９９９ 年，兼具数学博士与科幻作家于一身的约

翰·卡斯蒂（Ｃａｓｔｉ， Ｊｏｈｎ Ｌ）将“机器能否思考”科

学论争叙述成一次学术宴会，让时间层层倒转，以
在 １９５９ 年引发“两种文化”之争的斯诺为主角，通
过文学虚拟方式，邀请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语言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遗传学家霍尔丹及现代计算机

的主要推手、数学家图灵集体出场，在 １９４９ 年的一

个晚间齐聚剑桥，上演了观点交汇的“思想五重

奏”。［２４］１２６

卡斯蒂把他的剑桥五重奏称为“科学幻想”
（或“科学虚构”），也就是英文表述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
ｔｉｏｎ。 虚构的特点是对历史进行重塑，把事实纳入

想象，用文学舞台展现可能世界，生产科幻结论，亦
即知识的知识。

与卡斯蒂的文学虚构形成对照，现实的聚会未

曾发生，各位科学家的结论不得而知。 作品结局

是，晚宴嘉宾纷纷离去，作为主人的斯诺独自

留下———
他舒展了一下身子，然后将灯一一熄掉，进了

卧室。 思维机器之谜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解决，他

想。 明天，将又是新的一天。［２４］１２６

时空转换。 新的一天似乎已经到来。
２０１９ 年。 日期不明确的某一天。 星际太空，茫

茫孤寂。 编号 ２６７ 的宇航员因设备故障而陷入氧

气危机，但自我解救的过程却因违背程序而遭“系
统”（人工智能）阻止，孤寂绝望，命在旦夕。 经过

与系统的反复沟通，２６７ 获知自己是伊丽莎白·汉

森博士，并通过屏幕投射看见了自己的图像踪影，
却分辨不清是大脑记忆还是数据回放……于是，
“伊丽莎白 － ２６７”开始挣扎，极力呼喊“救命！ 救

命……”。
这是法国科幻片《氧气危机》所作的虚拟描绘。

接下来，当太空舱内的氧气将尽之时，女主人公终

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件被用作星际航行的试验产

品，一具人工制造的仿生人，眼前所见，或脑中所及

皆只是被植入的预写程序而已；与此同时，观众也

才明白，眼前所见其实是一部采用双重叙事的科幻

作品。① ∗

在该影片中，创作者通过叙述被叙述者的叙

述，让观众见识了仿生人的见识。 这样，由于采用

第一人称视角，科幻编导赋予“异人类”以看和说的

能力，也就是意识权力。
那么，面对以科学幻想为基点的电影作品，这

是谁的故事？ 谁在讲述？ 讲给谁听？ 谁得见了？
作品体现了什么样的知识及其生产程序？

依照卢西亚娜·帕里西（Ｌｕｃｉａｎａ Ｐａｒｉｓｉ） ２０１８
年发表的观点，日益涌现的科幻影片已成为科幻知

识的一种生产方式。 她将《２００１ 太空漫游》与《机
械姬》等作品称为对人工智能议题的“电影化阐

释”，认为其中的主人公 Ｈａｌ （“硬件抽象层”） 和

Ａｖａ（叙事性“夏娃”），其实是借助“具象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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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支撑了一个强力的人工智能论点，即“机器能

够胜过人类的智力”。［２５］

于是，还要继续深究的问题是：
———什么是现实与知识的“所不见”？ 为何不

见？ 又如何得见？
———如何发现“所未言”？ 如何言？
通过对以上科幻案例的跨文化比较，初步结论

如下———
１） “见所不见”的根本是想象，想象就是见所

不见；
２） “言所未言”的方式是虚拟，虚拟就是言所

未言；
３） 科幻的魅力就是“使其见”。
此中的“其”，既包括只有借助仪器才能呈现的

原子、基因、病毒、红外线、超声波，亦涵盖全凭想象

得以窥视的“超人”“三体”“黑镜”，以及《星球大战》
《盗梦空间》《北京折叠》《爱、死亡和机器人》……总

之就是被科学幻想以科玄并置方式构建出来的虚

拟世界和可视未来———寄予了人类反思、理想和批

判的文学超托邦。

　 　 四、结语

晚清末年，托马斯·莫尔的名著 《乌托邦》
（Ｕｔｏｐｉａ）被引入汉语世界，激发了世人对另一类可

能世界的关注和幻想。 严复解释说“乌托邦者，犹
言无是之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自那以后，汉
语世界开启了借用“托邦”之义而展开知识再生产，
延伸出了词语与想象意义上的“托邦”系列。 有人

认为，就莫尔描绘的“理想国”景象来看，乌有只是

表面，美好才是实质，因此应改称 “优托邦” 才

对。［２６］随着时代的演变及所指的增添，在中西交汇

的整体格局中，又接连涌现了“敌托邦” “恶托邦”
“异托邦”等说法，不一而足。

结合本文关注的议题核心，可以说科幻塑造的

想象之地既是一种“托邦”，也是一种“玄”，是结合

了玄妙意境的“超托邦”。 尤其有意思的是，由于主

要依托语言符号的媒介生成，科幻创造的超托邦，
无论其以小说、戏剧还是游戏、卡通或网络剧、故事

片的面貌呈现，其实都是一种虚拟界面，是不可真

实进 入 的 想 象 视 界———如 钱 学 森 所 说 的 “ 灵

境” ［２７］。
１９９７ 年，国际科幻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来自

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的代表杨潇，在发言中强调了

学界对 ＳＴＳ 研究（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
关注和阐释，故而把科幻的注意力提升到了更高的

跨界层面。 不过其对与此关联的中西差异却存在

见解上的偏颇。 杨潇的看法是，由于科技水平已进

入“发达”之列，西方国家的科幻便获得了“以对科

技负面的批评为出发点”的特权；与之相比，中国科

技还处在“发展中”，因此对应的科幻任务只能是加

大科技宣传，“唤醒公正的科学意识”，也就是继续

科普。［２８］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等于把对科幻的认

知又拖回到了早期“科玄之争”的话语误区，遮蔽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由科学幻想出发的完整探寻、论辩

和阐发。 次年，在《科幻世界》任主编的作家阿来，
发表了与杨不同的论点，强调在承认科技发展的前

提下，坚守科幻写作的人文立场。 阿来写道：
科学的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没有办

法、没有人能阻止这个趋势，但是我们人文和写作

依旧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去反思一个科技的诞生

会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２９］

对此，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如果说 ２０ 世纪上半

叶，由张君劢“清华演讲”引发的“科玄之争”与之

后斯诺“剑桥演讲”激起的“两种文化”东西对应，
意味着中国知识界正式进入世界史场域，２１ 世纪

再度博兴的中国科幻及其与神话叙事的关联，则标

志了本土创作以科玄并置的超验想象深度嵌入了

渐为整体的世界文学。 其中的意义，既可谓叶舒宪

强调的“幻想引领人类，神话催生文明”，① ∗

亦可为

笔者从科幻人类学出发提出的“反面神话”说。［３０］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中国“天问一号”航天飞船

承载的“嫦娥”登陆器在火星降落成功，标志着现代

中国的科学技术迈入了飞往星际的太空时代。 美

国“太空评论”网站随即发表评论，称“中国正在使

用神话和科幻向世界推介太空计划”。［３１］ 在此，现
实中国的科技实践者将屈原诗话与奔月神话结合

至星际探测的科学表述体系，国外媒体又将其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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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国际表述相互关联，从而生产出有关太空的

知识对话，形成古今相连的知识的知识。
随着当代中国的科幻拓展，在思维与实践的开

掘意义上，与数智文明相呼应的新文学知识也日益

创生。② ∗

伴随着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及“后人类”随
时降临的挑战压力，由人类幻想为媒介，不仅科学

与玄学重新结合，甚至人智、数智与神智亦可望以

虚拟方式遥相呼应，跨界联手。［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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